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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
是
一
個
注
定
要
寫
入
歷
史
的
日
子
。
一
八
一
五
年
六
月
十
八

日
，
拿
破
侖
指
揮
的
法
軍
和
英
國
將
軍
惠
靈
頓
指
揮
的
反
法
聯
軍
在

比
利
時
的
滑
鐵
盧
展
開
大
戰
。
雙
方
激
戰
到
夜
暮
時
分
，
反
法
聯
軍

的
援
軍
及
時
趕
到
，
拿
破
侖
的
援
軍
卻
因
為
迷
路
而
誤
了
戰
機
，
戰

場
形
勢
立
刻
發
生
逆
轉
，
反
法
聯
軍
大
舉
反
攻
，
法
軍
開
始
全
線
潰

退
。
眼
看
拿
破
侖
的
軍
隊
敗
局
已
定
，
一
個
名
叫
羅
斯
伍
茲
的
英
國

人
悄
然
撤
離
戰
場
，
騎
快
馬
奔
向
奧
斯
坦
德
港
，
跳
上
了
一
艘
有
特

別
通
行
證
的
快
船
。
翌
日
清
晨
，
他
在
英
國
的
弗
克
斯
頓
上
岸
，
急

忙
把
法
軍
大
敗
的
戰
況
告
訴
了
正
在
那
裡
親
自
等
候
的
老
闆
內
森
‧

羅
斯
柴
爾
德
，
老
闆
二
話
不
說
，
快
馬
直
奔
倫
敦
的
股
票
交
易
所
。

羅
斯
柴
爾
德
是
個
很
有
商
業
眼
光
的
人
，
他
深
知
滑
鐵
盧
戰
役

的
結
果
不
僅
在
軍
事
意
義
上
重
大
，
而
且
對
金
融
界
的
影
響
同
樣
深

遠
。
倘
若
拿
破
侖
得
勝
，
法
國
就
會
成
為
歐
洲
的
主
宰
，
英
國
公
債

的
價
格
就
將
大
跌
；
相
反
，
如
果
惠
靈
頓
獲
捷
，
則
英
國
會
主
導
歐

洲
，
英
國
公
債
就
會
大
漲
特
漲
。
因
為
當
時
還
沒

有
電
話
、
電
報
等
通
信
設
備
，
大
戰
前
夕
，
他
就

不
惜
重
金
派
了
多
名
情
報
人
員
趕
往
滑
鐵
盧
，
不

斷
把
前
線
的
戰
況
進
展
情
況
送
回
倫
敦
，
正
因
如

此
，
羅
斯
切
爾
德
才
能
比
任
何
人
都
更
早
得
知
滑

鐵
盧
戰
役
的
結
果
。

急
匆
匆
趕
回
倫
敦
股
票
交
易
所
後
，
他
不
動

聲
色
，
按
原
計
劃
行
事
，
先
是
大
量
拋
售
英
國
公

債
，
以
誘
使
大
批
公
債
持
有
人
和
他
一
起
狂
拋
，

這
就
使
得
英
國
公
債
價
格
開
始
急
速
下
跌
，
而
越

下
跌
越
有
人
跟
着
拋
售
，
形
成
惡
性
循
環
，
不
到

半
天
，
英
國
公
債
價
格
就
只
剩
下
原
價
的
百
分
之

七
，
這
個
時
候
，
羅
斯
柴
爾
德
又
大
量
買
進
英
國

公
債
。
直
到
三
天
後
，
英
國
軍

隊
在
滑
鐵
盧
取
得
勝
利
的
消
息

才
傳
到
倫
敦
。
而
此
時
的
羅
斯

柴
爾
德
因
持
有
大
量
的
英
國
國

債
，
已
經
成
了
英
國
政
府
最
大

的
債
權
人
，
牢
牢
控
制
了
大
英

帝
國
的
經
濟
命
脈
。
據
估
算
，

羅
斯
柴
爾
德
在
滑
鐵
盧
戰
役
之
後
的
一
兩
天
內
賺

到
的
錢
就
超
過
了
他
前
半
輩
子
掙
的
錢
財
的
一
百

二
十
倍
，
可
謂
一
夜
暴
富
。
由
此
開
始
，
不
到
二

十
年
功
夫
，
羅
斯
柴
爾
德
家
族
就
積
累
了
七
十
億

美
元
的
財
富
，
成
了
英
國
有
史
以
來
最
龐
大
的
金

融
帝
國
。
歷
史
學
家
們
說
，
滑
鐵
盧
戰
役
的
最
大

贏
家
不
是
英
國
將
軍
惠
靈
，
也
不
是
英
國
政
府
，

而
是
英
國
商
人
羅
斯
柴
爾
德
，
他
在
數
十
萬
陣
亡

將
士
的
屍
骨
上
建
立
了
羅
斯
柴
爾
德
金
融
王
朝
，

這
可
是
一
點
也
不
算
誇
張
。

這
是
我
在
百
度
百
科
裡
看
到
的
一
個
故
事
，

細
細
琢
磨
，
可
以
給
我
們
不
少
啟
迪
和
教
益
。
從

當
時
的
情
況
來
看
，
雖
然
知
道
即
將
在
滑
鐵
盧
進

行
決
戰
的
英
國
人
有
成
千
上
萬
，
股
民
和
券
商
也
不
計
其
數
，
能
看

到
此
次
大
戰
中
蘊
藏
着
商
機
的
人
也
不
乏
其
人
，
但
真
正
採
取
了
行

動
，
做
了
周
密
計
劃
，
並
積
極
進
行
實
施
的
，
卻
只
有
羅
斯
柴
爾
德

一
人
，
所
以
，
他
成
了
滑
鐵
盧
戰
役
的
最
大
贏
家
。
我
們
常
說
，
機

遇
最
青
睞
那
些
有
準
備
的
人
，
其
實
，
機
遇
更
青
睞
那
些
積
極
進
取

敢
於
創
造
奇
跡
的
人
，
借
滑
鐵
盧
戰
役
而
騰
飛
的
羅
斯
柴
爾
德
就
是

典
型
一
例
。

﹁好
風
憑
借
力
，
送
我
上
青
雲
﹂
，
盤
點
古
往
今
來
那
些
事
業

成
功
者
，
幾
乎
無
一
例
外
地
，
每
個
人
都
曾
緊
緊
抓
住
過
一
到
兩
次

機
遇
，
然
後
借
勢
而
起
，
大
展
宏
圖
。
而
那
些
機
遇
大
都
沒
有
坐
等

來
的
，
都
是
積
極
爭
取
到
的
，
就
像
滑
鐵
盧
戰
役
之
與
羅
斯
柴
爾
德

，
當
然
，
這
需
要
過
人
的
眼
力
、
魄
力
、
能
力
和
實
力
，
缺
一
不
可

。
如
果
具
有
這
﹁四
力
﹂
，
你
就
會
驚
喜
地
發
現
，
周
圍
那
麼
多
機

遇
都
正
在
向
你
招
手
呢
。

一六二七年，
明思宗崇禎皇帝朱
由檢十七歲受遺命
繼承皇位。接這個
爛攤子的時候，整
個大明王朝如同行
駛在汪洋中的一條

船，通體千瘡百孔，形將傾覆。崇禎
皇帝每天旰食宵衣，夜以繼日地批閱
奏章，治理朝政，節儉自律，不近女
色。儘管他天天生活在操勞、恐懼、
痛苦、煩躁與焦慮之中，也無力堵住
四處冒水的漏洞。

即位初年，為節省國庫開支，崇
禎皇帝下令大幅度地裁撤邊防驛站、
免官稅。為縮減宮內開支，他把宮中
萬曆時所儲藏的上等遼參拿到集市上
賣掉，用來補貼國用。同時，他還常
常派人到宮外去從民間採買物品，詳
細查問物價。崇禎皇帝自己的衣服破
了也捨不得更換，以至於某日聽講官
講書時，他穿的內衣袖子破損不堪，
露在外面很不雅觀，只好不時把它塞
進去遮掩。就是這樣一位節儉的皇帝
，其私藏的皇銀內帑數目卻非常驚人。

甲申年正月（一六四四年一月）
，李自成在西安建立農民政權，百萬
大師攻陷平陽和太原後進逼北京。驚
恐萬狀的崇禎皇帝特地召見吳三桂的
父親吳襄等戶部、兵部的要員們，商
量調關外的吳三桂入關勤王。吳襄給
崇禎皇帝算了一筆賬：如果調吳三桂
進衛北京，需要一百萬両銀子的軍費

，而國庫的賬上只有區區四十萬両。對此，大臣們反覆
上疏懇求，希望崇禎皇帝拿出自己的皇銀內帑以充軍餉
。皇銀內帑，也稱皇帑，說白了就是皇帝的私房錢。拿
自己的私房錢辦公家的事，對一向節儉摳門的崇禎來說
，無異於剜卻他的心頭肉。他向大臣們哭窮： 「內帑業
已用盡。」左都御史李邦華眼看社稷已危，皇帝還如此
吝惜那些身外之物，比崇禎還着急，也顧不得話不好聽
： 「皮之不存，毛將附焉？」崇禎皇帝聽後，卻潸然淚
下： 「今日內帑難已告先生。」皇帝老兒都流眼淚了，
大臣們還有什麼話說？

資金缺口無處彌補，想再從百姓頭上搜刮，時間來
不及了，也沒有充足的地盤和執行的官吏。無計可施的
崇禎皇帝只有在大臣身上打主意──號召群臣募捐。

皇帝老兒為了自己的江山都不肯出錢，那些早想給
自己留條後路的大臣們自然更不肯幹。崇禎雖然慳吝如
鐵公雞，但腦子並不笨，深知萬事開頭難，有人率先垂
範就好辦。於是，他派太監徐高通知周皇后之父、國丈
嘉定伯周奎，讓他捐十萬両白銀，起個表率作用。沒想
到周奎眼見得女婿將受滅頂之災，也不肯伸出援手，只
是一個勁兒地哭窮，堅稱沒有。最後，徐高實在看不過
去，憤然而起，說： 「老皇親如此鄙吝，朝廷萬難措手
，大事必不可為矣。即使廣蓄多產，後來何益？」周奎
無奈之下只好答應勒緊褲帶捐獻一萬両。崇禎皇帝覺得
太少，要他拿出兩萬。周奎不敢再討價還價，卻暗地裡
進宮去向女兒求援。皇后答應幫他出五千両，並勸他盡
可能滿足崇禎皇帝要求的數額。

可就是這本身出自崇禎 「私房錢」的五千両銀子，
周奎還趁火打劫，雁過拔毛，只取出其中三千両捐了，
淨得兩千外快。皇帝的老丈人都捐了，其他人再不掏腰
包實在說不過去。出任首輔多年的魏藻德，家藏萬金，
只拿了五百両銀子意思意思。不過，與這些叫苦裝窮的
大臣閣老們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一個住在彰德門外的六
十多歲的老漢。他不肯做 「大順」政權的順民，於是將
自己平生所得──四百両白銀全部捐獻給朝廷，充作軍
餉。崇禎皇帝聞聽大喜，將有名無實的 「錦衣千戶」官
銜賜給老漢。可憐這老漢的 「錦衣千戶」僅做了一天，
次日崇禎皇帝便以髮覆面光着一隻腳自縊於煤山，大明
江山宣告易主。

李自成攻佔北京後，從崇禎皇帝的宮內搜出白銀是
多少呢？時以工部員外郎的官銜管理節慎庫的趙士錦在
他的《甲申紀事》一書中說： 「賊載往陝西金銀錠上有
歷年字號，聞自萬曆八年以後，解內庫銀尚未動也。銀
尚存三千餘萬両，金一百五十萬両。」節慎庫為工部礦
銀的收入倉庫，主要提供宮廷使用。趙士錦的說法應該
是可信的。至於捐一文錢都肉疼的國丈周奎呢，城破後
，農民軍從他家中搜出的現銀就多達五十三萬両，果然
應了徐太監 「廣蓄多產，後來何益」那句話。

為了節省一百萬白銀而丟掉三千多萬乃至無法估價
的萬里江山，這本是一筆再簡單不過的明白賬，可自幼
聰明好學的崇禎皇帝到死也沒有算清楚。也就在明王朝
滅亡的這一年的年初，崇禎皇帝召見閣臣時曾悲歎道：
「吾非亡國之君，汝皆亡國之臣。吾待士亦不薄，今日

至此，群臣何無一人相從？」問題的答案可能很多，但
他如何對待處理私房錢的態度肯定是其中一個。

每年有成千上萬名西方各國
遊客，懷着好奇心理，從倫敦坐
上四個半小時班車，就湧到了英
國威爾士的海奧威鎮。海奧威鎮
原是英國一個比較閉塞的古老小
鎮，至今只有一千二百名居民。

如今它卻成了英國最繁華的小鎮，布滿青藤的狹長
的街道，有一家接一家的舊書店，總共有十七家。
每家書店，都備有上百萬冊各類舊書，世界各國出
版的舊書應有盡有，任君選擇。因此，海奧威鎮被
人們稱之為 「世界舊書之都」。

三十多年前，剛從英國牛津大學畢業後回到故
鄉的理查．布恩突發奇想，海奧威鎮有許多荒涼的
古堡，裡面沒有什麼人，何不利用它開設書店？一
九六二年，他從全國搜訂了三千冊平裝舊書，開設
了這裡第一家舊書店，並在威爾士地區報刊大做廣

告，讀者蜂擁而至，舊書很快銷完。他嘗到了甜頭
，便去美國設立收購舊書辦事處，每月給他發來一
個二十噸的集裝箱，內裝一萬五千冊舊書，橫渡大
西洋，從倫敦裝上卡車運到這裡。許多人見他發了
財，便效仿他，到海奧威鎮來開舊書店。結果這裡
舊書交易越來越紅火，僅僅三十多年就形成世界出
名的大氣候。

這十七家書店老闆，都是學有專長的文化人。
有前大學教授，也有剛畢業的大學生，他們深知讀
者的心理和需要。這裡雖無統一的文化組織，但書
商們配合默契，分工明確，各有側重，你有的貨我
不進，我有的貨你不進，以免影響別人的生意。這
種齊心協力的態度，促進了海奧威鎮舊書市場的日
益繁榮。

這裡所出售的除少量新書、激光視盤等之外，
絕大多數都是各國早已絕版的舊書。政治、經濟、

文學、科技、醫學、農業、旅遊、探險等等方面的
舊書應有盡有。書籍的價格，根據書籍本身的價值
而定，最便宜的一本二十五美分。至於上百頁又沒
有多大保存價值的雜誌按輕重收款。最貴的是那些
早已絕版的孤本，一本十六世紀出版的《聖經》，
售價二千七百美元；一本弗萊明的（《007》的作者
）的簽名本，售價一千二百美元；一八四○年出版
的大衛．羅伯特著的《神奇土地》，售價二點七五
萬美元。這些珍貴的舊書深受各國書迷青睞，一直
十分走俏。

現已五十多歲的理查．布恩充滿信心。他說，
浩如煙海的舊書涉及人類知識的各個方面，它需要
一代又一代讀者去探究。如果沒有海奧威鎮這樣的
世界舊書之都，一切就不可想像，因此，這裡舊書
交易會越來越興旺。

今年是新中國成立六十周年，也是
中國與俄羅斯（蘇聯）建交六十周年。
悠悠歲月，兩國關係在一個甲子輪迴中
，經歷了太多的風風雨雨、陰晴圓缺，
可寫的東西很多很多。在本文中，筆者
只截取一個側面，着重講一講王稼祥，

這位中國首任駐蘇聯大使，尤其是他赴任前的一些往事。

第一個建交小高潮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

宣告成立。一個新國家的誕生，按照國際慣例，須把國家
元首的建國公告和外長的相關公函立即送達各國政府。新
中國一誕生，外交部就成立了，但成立大會尚未舉行（當
年十一月八日才補辦了這個儀式），暫司其職的 「中央外
事組」，採取最簡捷、節儉的辦法，於當天晚上派人騎自
行車，把上述公告和公函，分別送到蘇聯、美國等七國在
北京的原領事館。公告中說： 「向各國政府宣布，本（註
：即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為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
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凡願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領土
主權等項原則的任何外國政府，本政府均願與之建立外交
關係。」

事情還須倒敘到當年夏天。當時，斯大林對秘密訪問
蘇聯的中共第二號人物劉少奇明確地說，新中國一成立，
蘇聯就立即宣布承認。十月二日，蘇聯政府履約宣布承認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按照斯大林所定 「先蘇聯後其他社
會主義國家」的原則，從四日起，保加利亞等九個社會主
義國家紛紛 「跟進」，到了一九五○年一月十八日，東歐
和亞洲十個社會主義國家與新中國建立了外交關係。隨後
，亞洲的印度、印度尼西亞、緬甸，歐洲的瑞典、丹麥、
瑞士、芬蘭，先後也與其建交。在短短一年時間內，就有
十七個國家與新中國建立了外交關係，史家稱之為 「新中
國與外國建交的第一個小高潮」。

毛澤東親自點將
對於新中國的成立，斯大林是高興的，這主要出於他

對世界大格局和蘇聯國家安全的考量。這位蘇聯領導人的
國家安全觀的基本內核是，在俄羅斯本土的東、西、南三
部，構築起三條 「安全緩衝地帶」。經過多年苦心經營，
西、南兩部，對斯大林來說，可謂如願以償，缺的是東部
這一塊。新中國的成立，被斯大林視作蘇聯在東方對抗美
國、日本最重要的戰略屏障。毛澤東為了使新成立的共和
國能夠盡快站穩腳根，在政治、國家安全、財經等方面，
除了依靠斯大林之外，別無他路可走。在新中國成立前夕
，他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中，就明確宣布 「一邊倒
」向蘇聯。

在這種大背景下，中蘇互換大使便成了當務之急。還
在一九四九年春，毛澤東在西柏坡就對秘密來訪的斯大林
代表米高揚說：新中國一旦成立，即派王稼祥出使蘇聯。
斯大林也急於向新中國派出大使。前些年，我看蘇聯原駐
北平總領事齊赫文斯基寫的回憶錄時，了解到一個重要細
節。當年九月底，在新中國誕生之前幾天，他奉斯大林之
命，拜訪已經進住北京的周恩來時告：斯大林擬派羅申為
首任駐華大使。周恩來得知此消息後，即向住在隔壁的毛
澤東彙報，過了不一會兒，就作出如下答覆：毛澤東同意
斯大林這一提名。

在毛澤東心目中，王稼祥是首任駐蘇聯大使的不二人
選，因為唯有此人，他和斯大林兩人都信得過。王稼祥一
九○六年八月出生於安徽涇縣，一九二八年二月加入中國
共產黨。上世紀二十年代，他曾在莫斯科學習過馬列；三
十年代被中共派往蘇聯，出任駐共產國際的代表；一九四
九年夏，與高崗一起陪同劉少奇秘密訪蘇。在訪問過程中
，履行公務之餘，王稼祥作為 「內定大使」，多次到國民
黨政府駐蘇聯大使館，準備做接收工作，而此前，國民黨
政府駐蘇聯大使蔣廷黻以及其他館員已棄館撤往歐洲。還
有個實情尤為重要。在二三十年代，斯大林先後指派王明
、博古、洛甫等三個所謂的 「國際派」（即在蘇聯留過學
的人）領導中共。實踐證明，這三人都成不了氣候，共產
國際這位實際上的最高領導人，最終只好選擇了毛澤東。
一九三八年秋，斯大林派人從莫斯科來到延安，向中共領
導層傳達共產國際（也就是斯大林本人）的指示，其中有
兩句話是要害： 「國際認為中共（目前）的政治路線是正
確的」；今後，中共中央 「要在毛澤東為首的領導下解決
」領導機關中的問題。此外，斯大林還曾當面對王明厲聲

斥道： 「今後不要再與毛澤東爭！」對斯大林此舉，毛澤
東看得很重，心存感激，認為 「是決定中國之命運的」。
受斯大林之命傳來 「聖旨」的，不是別人，正是王稼祥，
此番 「欽差」，是他本人一生經歷中最 「顯赫」的一章。

三個第一 三個 「唯一」
一九四九年十月六日，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

主席毛澤東，任命第一副外長王稼祥為新中國首任駐蘇聯
特命全權大使。二十日，在蘇聯首任駐華大使羅申向毛澤
東遞交國書之後第四天，他就乘國際列車離開北京動身赴
蘇聯履新；十一月三日，向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什
維爾尼克遞交了國書。這份 「國字第一號」國書，用手寫
楷體豎排書就，在封面上印着兩個豎排的隸書繁體鮮紅特
大號字：國書。

在古代，中國曾多次向別的國家派過使臣、使者，如
張騫、班超出使西域，蘇武出使匈奴，但作為正式外交使
節派出的，晚清洋務思想家郭嵩燾是第一人，他於光緒元
年（一八七五年）七月被清廷任命為 「駐英國欽差大臣」
，次年底以 「公使」身份抵達倫敦，在任一年零七個月，
而新中國的第一位駐外大使則是王稼祥。他也是第一位由
毛澤東親自點將、第一位手持毛澤東主席親筆簽名並加蓋
私章的國書赴任的中國大使。

十月二十日，王稼祥乘國際列車離京時，中央人民政
府政務院總理兼外交部長周恩來，親自前往前門火車站送
行。臨別時，周恩來有力地握着新中國首位大使的手深情
地說： 「建立國家的外交關係，派大使，搞外交，我們的
經驗太少，你赴任後要多總結經驗，推動我們外交工作的
開展。」

次日，即在王稼祥啟程前往莫斯科的第二天，中國
《人民日報》專門發表了一篇社論，題為 「把中國人民的
友情帶到蘇聯去——歡送王稼祥大使離京赴蘇」。在社論
中，熱情洋溢地寫道： 「這是中國人民第一個真正能代表
自己意志的外交使節出國，又是到新中國的第一個友邦蘇
聯去……中國人民第一次為自己的大使送行。」

王稼祥這次赴任，除了國書之外，還帶着毛澤東在他
啟程當天，親筆給斯大林寫的一封信。信中說： 「王稼祥
同志到蘇聯的任務，除擔任我國駐蘇大使、並以我國外交
部副部長資格兼管對東歐各新民主國家的一般外交事務外
，同時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資格（他是我黨的中央委員），
和你及聯共中央接洽有關兩黨之間的事務……」還在二十
年前，當我看到這封信的抄件時感到很驚訝，一個駐蘇聯
大使，竟然還以中國副外長的名義，兼管與一系列非駐在
國的事務！但又一轉念，在特殊情況下，可對事情進行特
殊處理，這謂之 「矛盾的特殊性」。不過，毛澤東很快就
陸續向這些東歐 「新民主國家」派出大使。

就王稼祥大使赴任的種種特殊安排事，我求教過中國
外交部禮賓司一位資深官員。如上所述，就王稼祥大使而
言，真可謂 「三個第一」、 「三個 『唯一』」。 「三個第
一」不會有錯，至於 「三個 『唯一』」，我則無把握，怕
有誤，便向他求證。這位官員稍加思索後答道： 「可以這
麼說。從此往後，周恩來以及後任的各位總理，都沒有為
一位駐外大使送過行；《人民日報》及其他中國報刊，再
也沒有為使節赴任發表過社論或撰文壯行。中國最高領導
人再也沒有請赴任大使，帶去致駐在國最高領導人的親筆
信。」有位 「蘇聯通」詼諧地說：王稼祥是六十年來中國
最 「牛」的大使。

王稼祥是一位名副其實的 「特命全權」大使，他作為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和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
會主席毛澤東的雙重代表，直接與斯大林及蘇共其他領導
人打交道，完成了許多重要的使命。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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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汴繡皇后􀎡王素花 蕭 愚

「葉公好龍」的成語典故人人
皆知，它出自於西漢文人劉向的
《新序．雜事》。其實，該典故不
過是後人附會出來的，世間哪裡有
「龍」？不過 「葉公」確有其人。

據史料記載，葉公姓沈，名諸
梁，字子高，春秋時期的楚國貴族。楚平王五年（公元
前五二四年）被封為葉縣縣尹，因當時楚國稱邑宰皆為
公，故沈諸梁又號 「葉公」。

葉公擅書畫，尤以畫龍見長，但絕非好龍又畏龍的
平庸之輩。有關葉公的傳說較多──葉公是一位父母官
，他十分關心農田水利建設，曾帶領民眾開山鑿渠，修
築了東、西二陀，使當地數十萬畝農田得到了灌溉，比
戰國末年秦人修築的鄭渠還早二百多年。

葉公還是一位頗有見地的政治家，孔子適楚，路經
葉邑，就曾和葉公就為政之道進行過切磋。孔子以為政
者應施惠於近者，使 「近者悅，遠者來」，葉公對此十
分贊同，但他認為孔子的 「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
其中」之說不妥，他曾把一個告發自己父親偷羊的人看
作是真正的正直者，可見其有獨到之處。

在用人之道上，葉公亦有知人之鑒。楚平王時，太
子建居鄭國，和晉人謀反被誅，其子勝流亡吳地，楚惠
王執政後欲招勝回楚，葉公曾勸阻楚惠王和令尹子西，
謂勝奸詐而好亂。後勝果然劫持了子西和惠王，子西羞
愧萬分，掩面而死。葉公聞之，即率部攻拍白公（即勝
），很快平定了叛亂，白公走投無路，自縊而死。

更為可貴的是，葉公平定白公之亂後，曾身兼楚國
令尹與司馬，集權貴於一身，但他在協助楚惠王整肅朝
政後即讓位於他人，告老還鄉，落葉歸根，可見其高風
亮節。正因為葉公一生深受民眾敬仰，他的子孫們遂改
沈姓為葉姓，以示為葉公的後代。

葉公也有可敬處
陳少華

戰爭年代的王稼祥 （資料圖片）

新中國最􀎠牛􀎡的大使
李景賢


